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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50年代末期，家
乡成立了生产队，队员按各自
的身体状况干农活、记工分，
一个强壮的男劳力可以挣10
个工分，一个女劳力可以挣8
个工分或7个工分。到了年
底，家户们根据劳力的多少、
挣工分的多少分粮分菜。谁
家劳动力多，工分挣得多，分
粮分菜就多。

那时，我正在上小学。每
年学校放暑假，在家除了写写
作业就是玩耍，没有什么事情
干，为了帮助大人做点儿事，
我和小伙伴也会结伙到田间
薅草，然后送到生产队的饲养
室。青草可以喂牲口，队长会
给我们记工分。这样，一个假
期下来，我也能挣上几十个工
分，帮助父母减轻一些负担。

下地薅草时，我手中提一
个箩筐，筐里放一把小铁铲，
这是铲草的专用工具。到了夏
秋季节，地里的庄稼正在生长
或即将成熟，红红的高粱，金
黄的谷穗，雪白的棉花，节节
开花的芝麻，还有成片的大
豆、红薯、花生、西瓜和甜瓜，
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青草大
都生长在庄稼地里、路边和河
沿两岸，我们满地疯跑，哪里
草多去哪里，边薅边用小铁铲
除草。渴了、累了，我们就跑到
西瓜地里找瓜农要瓜吃。有的
地块没有瓜农，我们就自己动
手，丰衣足食，无拘无束，非常
开心。我们又跑到红薯地里拔

一些红薯，到花生地里薅一些
花生，再到豆地里弄一些毛
豆，然后在路边沟里用大土块
垒一个小窑，把红薯、花生、毛
豆放入，再找一些柴火点燃烧
窑，待土块烧红后跺塌来焖。
这时候，小伙伴又三五成群地
去薅草，我手脚麻利，薅草速
度较快，早早就把箩筐装满
了。这时，我会跑到谷地或豆
地捉蝈帼。我从小就爱养蝈
蝈，听见蝈蝈叫就着了迷。这
不，不远的黄豆地里有蝈蝈的
叫声，我飞速地跑过去，到了
地边再蹑手蹑脚地靠近它。蝈
蝈的听觉特别灵敏，听到一点
儿动静就立刻停止鸣叫。这时
候切不可乱动，要耐下心来等
待，否则它会迅速逃脱，瞬间
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当听到蝈
蝈再次鸣叫时，看准它的位
置，再慢慢靠近它。我怕蝈蝈
伤到手指，不敢直接用手拍，
就脱下鞋子以迅雷不及掩耳
之势将其捂住，然后将其卷进
裤腿中带回家喂养。

到了晌午，该收工了，小
伙伴又聚集在一起，跑到路边
的沟里扒拉开我们事先烧好
的红薯、花生和毛豆，大快朵
颐地美餐一顿。一个个吃得
手上、嘴巴和脸上黑乎乎的，
然后一路上欢歌笑语，把草送
到生产队。“今天响午我薅了
15 公斤青草，挣了 3 个工
分。”回到家，我满怀欣喜地向
父母汇报自己的收获。

爱读书、爱写作，是我从小
就有的习惯。我把读书、写作
当成生活中的重要部分，陪伴
我平凡的日子，载笑载言心更
欢。我之前写文章，未尝示人，
多是自娱自乐。直至某一天，
我发现我的文字还可以娱乐他
人，甚至感动他人，从此我就不
断地写作。我写过很多关于父
母的文章，他们虽然不在了，但
一直活在我的文字里。

记得从小学开始，我的作
文就经常被语文老师当范文来
评讲，老师还不断地给予我鼓
励。我对我的所有语文老师一
直心存感激，但最早的启蒙还
是始于我的父亲，他从事教育
工作一直到退休。父亲看过的
书不计其数，并且过目不忘，难
能可贵的是他还能把古书说得
活色生香。《隋唐演义》《杨家
将》《薛刚反唐》《镜花缘》便是
我最早的文学启蒙。父亲常
说：“要读万卷书、走万里路，才
能开阔眼界，提高整体素质，人
生才更有价值和意义，也才能
写出有品位的文章。”

小学三年级后，我便开始
自己看书。从《西游记》开始，
从父亲的书柜开始，我读过《青
春之歌》《烈火金钢》《钢铁是怎
样 炼 成 的》《苦 菜 花》《苦
斗》……但凡能接触的书，我都
会看。虽然有些字不认识，但
我会查字典确认。中学的图书
馆让我大开眼界，《战争与和
平》《红与黑》《复活》《静静的顿
河》……那时我就梦想当作家，
悄悄地给自己起了个笔名。这
种梦想，在日后繁忙杂乱的生
活中，早被挤得无影无踪，但爱
读书的习惯一直未改。工作
后，我除了借书看外，还一直订
有《小说月报》《奔流》《当代》等
杂志，只要有时间，我手里都会
拿着一本书，在孩子的摇篮前、
上班的空隙、居家的日子、睡觉
的枕边……有书的日子不寂
寞。尽情地阅读，无功利地写
作，这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我是个不善言辞的人，有时
一肚子的心事难以向别人表达
和倾诉，只能深深地埋藏在心
里，独自高兴或忧伤。但写作不

一样，可以让我在率性的文字里
做总指挥，以各种表现手法，达
到自己想要的效果。我向纸媒投
稿时间并不长，但得到了不断发
表作品的机会，这激起了我更大
的创作热情。我发表的所有文章
用的都是我的真名，那是父亲给
我起的，我应当珍惜。父亲对我
们总是因势利导，鼓励教育，他
知道我们适合干什么，总是耐心
地指导，帮助我们兄弟姐妹努力
实现自己的理想。

当很多人一味地追求金
钱，游漾在物欲横流之中，当所
有虚妄的追求都成为过去，文
学依旧是一片灵魂的净土。父
亲走了，没留下任何财产，只留
下几大柜的书籍，那是留给我
们的无价之宝，我也才真正地
懂得父亲。他的爱以及充满智
慧的人生，他审时度势的目光、
待人接物的方式，都被我永远
镌刻在心里，值得我和后人去
学习和借鉴。我告诉自己一定
要把父亲的一生写下来，以告
慰父亲，以告知后人要像祖辈
那样做人，一代一代流传下去。

小时候，我们家里养了两
只狗，一只叫“大黑”，一只叫

“四眼”。两只狗身高都超过大
人的膝盖，毛色油黑油黑的，给
人彪悍的感觉。只是“四眼”更
特别：四只爪和脖子处的毛是
青绿色的，两只眼上边各有一
个小琉璃球大小的青绿色的圆
坨坨，像多了两只眼睛，于是

“四眼”由此得名。看上去，“四
眼”显得更精神、威武。那时
候，农村虽没有“宠物”“爱犬”
的说法，但两只狗在我们家里
是全家人的娇贵之物，尤其二
哥和我，尽管家里穷，但只要有
什么好吃的，自己不舍吃也要
给两只狗分出一些。

“大黑”和“四眼”在我们家
里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忠实的看家护院者。为了
使“大黑”和“四眼”有个遮风避
雨的地方，二哥和我给狗搭了
个窝。每天夜里，它俩不在窝
里，而是卧在家门口。远处有
什么响声，它俩并不理睬，只要
有人靠近家门，它俩便会站起
来，是熟人就摇摇尾巴，闻闻你
的腿和脚，亲昵地让你进家

去。若是生人，它俩就一起发
出恐吓的粗犷鼻音予以示威，
来者若不避退，它俩就汪汪大
叫。只要来者不作出侵犯的行
为，它俩也不会轻易伤害对
方。有一次，我正要睡觉，突然
听到它俩狂叫起来，感觉有些
不对劲，便赶紧跑出屋去。原
来，是一个陌生人找朋友走错
了门，问清情况后，我赶紧喝住
了正要向来人扑过去的“大黑”
和“四眼”。等那人慌慌张张走
远了，“大黑”和“四眼”才安静
地卧到家门口。

帮助改善伙食的得力帮
手。那时候，我们家和左邻右
舍的人家一样，日子过得紧巴
巴的，尽管父母没日没夜地劳
作，一年到头也只能一半杂粮
一半糠菜地勉强度日，很难见
到点荤腥。“大黑”和“四眼”也
只能跟着我们忍饥挨饿，同甘
共苦。二哥和我经常带着它俩
与村里的小朋友到荒滩野地撵
兔子。只要见到野兔，它俩总
比别人家的狗跑得快，总是先
逮住兔子，然后叼着兔脖子送
到二哥和我身边。每次我们家

剥兔煮肉吃的时候，都会用骨
头和“边角料”来奖励它俩。就
这样，它俩成了我们家改善伙
食的得力帮手。

护卫生命的勇士。记得那
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我们十来
个八九岁的孩子去村东北一个
叫小石岭的地方挖野菜。大家
边说边笑地只顾低头挖野菜，
不知什么时候一条大灰狼悄悄
地接近我们。突然，“大黑”“四
眼”和小伙伴家的狗“大黄”一
起蹿了过去，我们惊得抬起头
来，一看，大灰狼就在离我们二
三十步远的地方。只见三只狗
勇敢地向大灰狼扑过去，大灰
狼可能觉得“一对三”不好招
架，便掉头逃走了。我们的“三
勇士”紧追不舍，一个劲地向大
灰狼奔突。大概追了500米，
危险解除了，我们这群惊魂未
定的小孩便齐声呼叫：“‘大黑’

‘四眼’‘大黄’回来吧！回来
吧！”三只狗听到我们的呼唤便
停下来，然后回头朝我们奔
来。远远地，见那只大灰狼向
远处的树林隐去……

儿时薅草那些事
□朱帮义

我
爱
读
书
（
国
画
）

陈
福
义

作

我家的两只爱犬
□李思敏

□陈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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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勤奋好学、谦虚致礼、激情
豁达。他经常利用双休日独自背上
画夹，深入大自然真切感受和体验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画论法则。
两年多来，他笔耕不辍，积累了百余
幅的写生画稿。由此，他的山水画作
突飞猛进，笔墨酣畅淋漓，厚重苍劲，
云开雾合，气韵灵动，从中可以窥见
南太行水墨风情之一斑。在此，祝新
生在今后的艺术道路上更加勤勉俱
进，不断创作出较为成熟、动人的优
秀佳作。

——卢小刚（中国美术家协会会
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工笔
画协会会员）

【名家名作】

赵新生（照片由本人提供）

（本栏作品均由赵新生作）

赵新生，1970年出生，号归真
堂主（静心斋居士），焦作人，中共
党员，现在百年王封“西大井”人力
资源部工作。系中国煤矿美术家
协会理事，河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
会员，河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焦
作市美术家协会、书法家协会会
员，焦作市山水研究会研究员。

其自幼酷爱书画，对芥子园
画谱、三希堂画宝、唐楷、汉隶、二
王等历代书画名帖，都有深入细
致的临习，并得到省市多位名家
的教诲和指导。其书画作品多次
在省、市等行业书画展览中入展
并获奖。

【专家点评】

荷下赏鱼（国画） 原士高 作

喜迎二十大，永远跟党走（国画） 郑清珍 作

▲

▲ 书 法 王长喜 作

虎 趣（国画） 崔子剑 作


